
今年是《一九八四》（Nineteen Eighty-Four）出版七十周年，一

九四九年歐威爾寫就的這部反烏托邦小說，直至一九八四年才有

完整的中譯本。一九八四年，香港前途未明，《信報》創辦人林

行止邀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書的劉紹銘教授翻譯此書，自該年

一月起連載其報紙內，連載既完，單行本同年由臺灣皇冠出版社

出版，到一九九一年東大圖書公司購得版權再度出版。現在香

港市面已難得見到這個版本，有的是臺灣不同譯本與簡體版本。

我們選劉紹銘教授這個版本再版，一是其中的香港淵源，二是信

服劉教授的譯筆。他對中國文學與翻譯的熱誠至耄耋之年還不

減退，現在仍提筆重譯歐威爾另一經典《動物農莊》。

七十年前對極權社會的想像—改寫歷史、控制語言、人

面識別、情緒監測，現在讀來並不陌生，劉教授說當年是帶着誠

惶誠恐的使命感來翻譯《一九八四》的，並希望「在國人中多一個

讀者，就多一分對極權政治的警惕」。我們曾着劉教授替這個香

港版本寫幾句話，但他說書已經譯好幾十年，要說的話都說了，

只補充當年乃根據Harcourt, Brace & World, Inc.在一九六三年出

版的Orwell’s Nineteen Eighty-Four: Texts, Sources, Criticism翻譯的，最

後拋下一句話：「若歐威爾還在生，又懂中文，他準會問現在是

人間何世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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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翻譯歐威爾的《一九八四》，除了個人情感和知性的衝動

外，不敢忘情忽略的，是香港《信報》林山木兄給我的鼓勵。難

得的是他特闢篇幅，每天連載我翻譯這本並不消閒的小說。

《一九八四》並非像武俠或言情小說，難在千把字間出現什

麼高潮。這部小說確是「益智」讀物，要好好的體味歐威爾個人

對未來世界發展的憧憬，得靜下心來鑽研一番。

我在臺灣編報紙副刊的朋友頗多，但一直不願意強人所難，

請他們考慮給我分日連載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八十年代中，臺灣的出版事業相當發達，也日見專業化。

哪一類作家寫的書，幾乎都有旨趣相當的出版社接受。

《一九八四》這類翻譯，究竟應該投靠誰家門下，一時頗費

思量。後來有好心的朋友建議我寫信給皇冠出版社聯絡試試

看。果然一通音訊，水到渠成。

皇冠月刊連載了幾章後，一九八四已到急景殘年。編輯部

朋友來信說，此書既要出單行本，不妨放棄每月刊登一章的計

劃，結集在年底前發行。

《一九八四》因此也在同年跟臺灣讀者見面。就我所知，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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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 一九八四

是唯一的全譯本。在拙譯面世前，坊間有兩三個版本，我都拜

讀過了。發覺一來刪節的地方不少。二來譯文「以訛傳訛」。那

就是說，甲本的譯文，乙本和丙本的譯者拿來參考，甲本出現的

誤譯，也如數的出現在乙丙本內。

《一九八四》在中國大陸的譯本，公開出現的比較晚。朋友

給我「搜購」到的，只有廣州花城出版社的版本，譯者是董樂山。

出版年份是一九八八年六月，只印了四百二十冊。

歐威爾這本死前兩年咯着血寫成的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價值

在哪裏，我在序文〈日見伸長的影子：歐威爾與《一九八四》〉已

有交代。讀者千萬別放過的是收在附錄的〈大洋邦新語〉。依歐

威爾看，極權統治者要千秋萬世的騎在人民頭上，最直接也最恐

怖的手段無疑是「思想警察」。但摧殘人性更徹底的方法，無疑

是消滅歷史與破壞語言。正因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媒介，要實施

愚民教育，最有效的途徑莫如把「不合時宜」的文字刪除。這一

關鍵，已在〈大洋邦新語〉闡明，兹不贅。

二十年來，我翻譯過不少英美小說。有些是為了滿足個人

趣味，如馬拉末的《夥計》、辛爾的《傻子金寶》。但以誠惶誠恐

的「使命感」從事的，只有《一九八四》。

拿我這年紀的人來說，今天在香港和臺灣這些地方長大的二

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是幸福的一代。借用董樂山先生的話：

「如果說，我們今天讀來覺得書中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有

幸沒變成事實的話，那麼這並不是說將來就不會出現。我們最

中
文

大
學

出
版

社
：

具
有

版
權

的
資

料



東大版《一九八四》譯本前言 ix

好還是把它看作一九九四年或更遠一些的未來可能出現的危

險，而有所警惕。」

董先生的話，是一九八六年說的，那時「國內形勢」，還真

「一片大好」。可是六四屠城後，中共政權，又走回頭路。當大

陸老百姓的人倫道德、價值觀念和對黨的形象全被機槍坦克粉

碎之餘，「老大哥」不得已，只好重新祭起像雷鋒這種「迷理部」

創造出來的英雄偶像來，讓「普理」學習、膜拜。

雷鋒這樣一個人物是怎樣創造出來的？《一九八四》有詳細

的解答。

《一九八四》的意義，因此遠超書名所記的年份。我個人的

希望是，在國人中多一個讀者，就多一分對極權政治的警惕。

為此原因，我非常感激平鑫濤先生慷慨的把版權交還給我。

更感謝東大圖書公司劉振強兄毅然答應重排出版。我趁再

版之便，把譯文文字若干沙石都撿出來了，希望盡量做到譯文

唸起來時不太像翻譯的味道。

劉紹銘識於威斯康辛

一九九○年十二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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